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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閱讀與教學的實踐與思考

李學銘

摘要

本文主要討論「經典教育」的問題，也就是「經典」的「讀」與「教」

兩方面的問題，內容包括：「經典教育」的範圍；為什麼要閱讀經典；

經典教學的實踐；經典閱讀與教學的現代思考。本文較詳細的討論，

是經典教學的實踐；至於經典閱讀與教學所引發的種種問題，則嘗試

從現代社會及教育的角度，提出一些意見，藉供關心經典教育的社會

人士思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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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要點曾於 2017 年 5 月 19 日「第七屆讀經教育國際論壇」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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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經典閱讀與教學」，即所謂「讀經教育」。「讀經教育」所重看

似在「讀」，但不能沒有「教」，否則就談不上「教育」。「讀經教育」

的「經」，與許多人心目中的「中華經典」，有沒有分別？談到「經

典」，有人會採取較廣義的說法，如朱自清在《經典常談 • 序》中說：

本書所謂經典是廣義的用法，包括群經、先秦諸子、幾種史

書、一些集部；要讀懂這些書，特別是經、子，得懂「小學」，

就是文字學，所以《說文解字》等書也是經典的一部分。
（1981，頁 595）

也有人會採用較狹義的解說，認為「經典」指的是經學典籍，即儒學

群經，最多可擴大到一些與儒學群經密切相關的一些先秦子書和一些

儒學思想元素較多的傳統蒙書等等。今屆研討會以「讀經教育國際論

壇」的名義舉行，而且已是「第七屆」，可見「論壇」長久以來所倡

導的，大抵是較狹義的「經典」解說，即主要研討經學典籍內涵的傳

承和創新，其中當然會涉及「讀經教育」的理論和實踐。我相信今年

「論壇」的研討主題和範圍，仍然應該是經學典籍的閱讀和教學問題，

也就是在現代社會中的讀經問題和在現代教學中指導學生如何學習群

經內容及相關書籍內容的問題。

談「經學典籍」，我們會想到《四書》、《五經》以至《十三經》1。

除了《五經》、《十三經》，經學史上又有所謂《六經》、《七經》、《九

經》、《十二經》、《十四經》、《二十一經》。從教育的現實出發，現時

中學生只能選讀《四書》中的一些章節及經書中一些較易理解、較有

趣味的段落，但已有頗大難度。大學程度的學生，除了《四書》，再

從《五經》中選讀一些篇章，大抵也足夠了，在大學中文系或文史系

中，開設一些經學專題課或專書導讀課，供學生選修，也未嘗不可，

1 《十三經》之稱，始於宋代，包括：《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

《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

但不宜要求太高。至於經學專題或經學專書方面的研究，那應該是研

究生課程的事了。

二、為甚麼要閱讀經典

「讀經」或「閱讀經典」這個論題，向來頗富爭論。尤其是在晚清

及民初，知識分子受到西風東漸的影響，不免特別仰慕西方文明，再

加上當時有新文化和新文學運動，因此主張讀經的人，往往會被視為

封建殘餘的代表。

其實，儒學典籍是中國文化遺產的一部分，而且其中不少內容，

仍然有很強的生命力。世界各國，都有她們的經典，沒有哪一個國家

的國民，會反對通過經典的閱讀，去了解自己國族的文化遺產，去從

中汲取古代智慧和知識，並得到進德修業的啟發。

不過，近現代的中國國民，總有人在不同年代，反對讀經。遠的

不說，在六、七十年代，香港就有人反對讀經，甚至在電視上展開辯

論。當時的印象是，主張讀經的人，在辯論中似乎處於劣勢，因為發

言者的發言內容並無新意，談吐也不動人，而且在辯論中常背誦經書

的語句作為論據，但在背誦時卻採取了不討好的方式 —搖旋腦袋，

曼聲哦吟。這種表達方式，的確讓人有守舊、落伍、冬烘的印象，至

少當時不少人的印象是這樣。至於熱衷提倡讀經的團體或組織，不時

在公開場合（如香港大會堂、公共圖書館）提供經學講授課程，形式

一般是由對國學有較深厚認識的人，一字一句講解經書篇章。講課者

大多是深研經學有得之士，因此講解時往往詳徵博引，給人的印象是

「博聞強記」，這的確吸引一些愛好國學的人，願意追隨、仿效，甚至

產生敬仰或崇拜的心意，可惜普及的程度頗為有限。

毫無疑問，中國國族的歷史悠久，文化積澱深厚，廣義經典（包

括儒學群經）的數目何止汗牛充棟，但對我們卻形成巨大的壓力，因

此提出為甚麼要閱讀經典的質疑，就不時會出現。加上自晚清以來，

中國國勢日弱，許多國民缺乏自信，崇洋之士又大肆貶抑打擊，於是

有人提倡不要經典（當然也不要儒學群經），更主張把線裝書（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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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載體）都扔入毛廁裏！

說到底，儒學群經是廣義經典的主要部分，也是中國文化遺產

的重要部分，其中所包含的古代智慧、知識，只要有現世的價值和意

義，或通過轉化，使經書的內容有現世的價值和意義，我們沒有理由

反對閱讀，也不必以自卑、自損的心態，對中國傳統的一切，全盤自

我否定。也就是說，是否讀經，本來不是問題，教導學生怎樣讀，才

是問題。而不理時代、脫離現實的讀，則不管讀甚麼，都不符合現代

教育的精神，都會被不少現代人所冷待或排斥。

三、經典教學的實踐

談教學實踐，不可忽略教學對象，這是大家應有的共識，經典

教學即所謂儒學典籍的教學，當然也不能例外。我較長時間的教學經

驗，是在大專院校，因此在談到教學實踐時，不免偏重大專院校的教

學，討論所及，有時也會涉及中、小學。下面是一些實踐的建議：

（一）編製適用教材

推行經典教學，最為人詬病的，是缺乏因應教學對象而編製的

適用教材。例如為配合經書講授而提供的教材和參考資料，不是取

自《四書集注》，就是取自《十三經注疏》；要不，就是專家學者的箋

注本或集解本。對現時的大專院校學生來說，上述教材和參考資料大

抵消化不了多少，何況是低於大專院校程度的學生？為了要讓經典教

育切實推廣，得由教育當局、學術團體或出版機構，趕緊組織學有所

得的專家學者和富有經驗的資深教師，因應不同程度，編選不同篇章

作為分級教材，並以暢達而不繁瑣的文字，為這些篇章作淺白易懂的

注釋。同時，最好為教師提供教學手冊，其中應多附詳細的參考資料

及教學方式建議，讓教師可因應自己學生的程度，而增減教學內容及

採用不同教學方式。如有可能，教材應多附彩色插圖，特別是文物圖

片，以增加學習的趣味。

此外，也要鼓勵出版商出版一些有趣的輔佐讀物，包括經書故事

選編、連環圖書、漫畫書、電子書等等，供學生在課餘自行選讀。至

於傳統的蒙書，也有涉及經書內容的，因此可考慮重新編印、包裝，

加注釋、說明、插圖，使成為教材或補充讀物的一部分。把經書故事

和蒙書內容製作為動畫，作為教材，也是可行的做法之一。

編製適用教材，說來容易，要切實做到，其實困難不小。集思廣

益，謀求共識，用心設計、編製，再用教學實驗來檢視效果，最後更

要根據實驗結果來調整、修訂原先的設計和內容。有這樣的安排，才

可能發展出一系列有實效、受歡迎的適用教材。

（二）發掘文化義

經典教育，其實就是文化教育，因為儒學典籍中，就內藏深厚

文化義藴。不過這些文化義藴，有些在表層，我們很容易就看到；有

些在較深層，讀者必須通過各種注釋或解說，再要仔細研讀，才可了

解其中義藴；更有些文化義藴，在典籍中的最深層，讀者必須深入挖

掘，又透過古今學者的研究成果，反覆探研，才可從中發掘出較多和

較深刻的文化義藴。此外，經書中有些精彩、深刻的文化義藴，往往

隱藏在字裏行間或文字的背後，讀者必須憑學養和識力，才可從中有

所領會，或因得到啟發、導引而懂得其中道理，最後更需通過適當的

轉化，才可使其中的文化義藴，汩汩流出，構成圓融的道理，使人神

智清明，識見提升。

試以《論語》、《孟子》為例：掃除文字障礙，使人懂得文字所表

達的意義，是義藴的第一層；再進一步，去了解其中超出文字表面意

義的道理，而又不違悖孔、孟一貫之說，這是義藴的第二層；如果有

人能再進一層，通過古今學者的研究成果，加上自己的認識和領悟，

發掘出其中的義理，並以此教導學生，這是難能可貴的第三層；更深

一層，是能領會《論》、《孟》言外之意的啟發，並把這些啟發結合為

有系統、有體例之說，並與儒學的主要精神融通合一，成一家之言，

那該是義藴的最深層。不同氣質、不同性格、不同學養、不同才識的

人，從最深層所得的文化義藴又會有不同的面貌。不過，從教育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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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教材。例如為配合經書講授而提供的教材和參考資料，不是取

自《四書集注》，就是取自《十三經注疏》；要不，就是專家學者的箋

注本或集解本。對現時的大專院校學生來說，上述教材和參考資料大

抵消化不了多少，何況是低於大專院校程度的學生？為了要讓經典教

育切實推廣，得由教育當局、學術團體或出版機構，趕緊組織學有所

得的專家學者和富有經驗的資深教師，因應不同程度，編選不同篇章

作為分級教材，並以暢達而不繁瑣的文字，為這些篇章作淺白易懂的

注釋。同時，最好為教師提供教學手冊，其中應多附詳細的參考資料

及教學方式建議，讓教師可因應自己學生的程度，而增減教學內容及

採用不同教學方式。如有可能，教材應多附彩色插圖，特別是文物圖

片，以增加學習的趣味。

此外，也要鼓勵出版商出版一些有趣的輔佐讀物，包括經書故事

選編、連環圖書、漫畫書、電子書等等，供學生在課餘自行選讀。至

於傳統的蒙書，也有涉及經書內容的，因此可考慮重新編印、包裝，

加注釋、說明、插圖，使成為教材或補充讀物的一部分。把經書故事

和蒙書內容製作為動畫，作為教材，也是可行的做法之一。

編製適用教材，說來容易，要切實做到，其實困難不小。集思廣

益，謀求共識，用心設計、編製，再用教學實驗來檢視效果，最後更

要根據實驗結果來調整、修訂原先的設計和內容。有這樣的安排，才

可能發展出一系列有實效、受歡迎的適用教材。

（二）發掘文化義

經典教育，其實就是文化教育，因為儒學典籍中，就內藏深厚

文化義藴。不過這些文化義藴，有些在表層，我們很容易就看到；有

些在較深層，讀者必須通過各種注釋或解說，再要仔細研讀，才可了

解其中義藴；更有些文化義藴，在典籍中的最深層，讀者必須深入挖

掘，又透過古今學者的研究成果，反覆探研，才可從中發掘出較多和

較深刻的文化義藴。此外，經書中有些精彩、深刻的文化義藴，往往

隱藏在字裏行間或文字的背後，讀者必須憑學養和識力，才可從中有

所領會，或因得到啟發、導引而懂得其中道理，最後更需通過適當的

轉化，才可使其中的文化義藴，汩汩流出，構成圓融的道理，使人神

智清明，識見提升。

試以《論語》、《孟子》為例：掃除文字障礙，使人懂得文字所表

達的意義，是義藴的第一層；再進一步，去了解其中超出文字表面意

義的道理，而又不違悖孔、孟一貫之說，這是義藴的第二層；如果有

人能再進一層，通過古今學者的研究成果，加上自己的認識和領悟，

發掘出其中的義理，並以此教導學生，這是難能可貴的第三層；更深

一層，是能領會《論》、《孟》言外之意的啟發，並把這些啟發結合為

有系統、有體例之說，並與儒學的主要精神融通合一，成一家之言，

那該是義藴的最深層。不同氣質、不同性格、不同學養、不同才識的

人，從最深層所得的文化義藴又會有不同的面貌。不過，從教育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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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來說，我們對教學對象的幫助，能達到第一層、第二層或第三層，

就差不多了，進到第四層，那已是思想家或國學通儒的境界，即使是

大專院校及研究機構的資深學者或導師，也不是人人可以臻達。

儒學典籍的文化義藴，內涵深厚、複雜，有待不同時代的人不斷

發掘、探討，但有兩種義藴是不可忽略的，其一是國家民族的精神，

另一是具恒久性的固有道德。前者是中國傳統文化內在的真精神，後

者是可以振發我們國族精神的重要元素。有了上述考慮，文化義藴發

掘的走向，才不會有較大的偏差。

（三）理解字詞意義

閱讀經典，即所謂讀經，要面對字詞的理解，這涉及經籍訓詁

的問題。在現代讀經的指導中，雖不必把傳統經籍訓詁那一套用來指

導學生，但經籍字詞的多義性，仍然要作適當的處理。關於字詞意義

的不同類別，目前還沒有統一的畫分法，比較常見的有：本義和引伸

義、詞源（或字源）意義和現行意義、直接意義和轉移意義、具體意

義和抽象意義、中心意義和邊緣意義（張永言，1982，頁 50）。

凡是歷史長久、使用頻繁、經常出現在不同上下文的字詞，它們

的意義就特別多，不過，字詞儘管多義，但在相關的語言環境中，如

上下文或當時的語境，就會排除字詞多義性的干擾，而且給它一個較

確切的含義，其餘的含義就會處於潛藏或被抑制的狀態下（張永言，

1982，頁 47）。還是舉經書的一些字詞語句為例罷：

如《周易•師卦•彖》：「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孔穎達等，

1960，頁 35）《說文》：「毒，厚也。害人之艸往往而生。」段注：「字

義訓厚矣……因害人之艸……其生蕃多則其用尤厚……。」（段玉裁，

1964，頁 22）可見《周易》這個「毒」字，本義是「厚」，與我們現

在常用的「毒藥」、「毒害」、「病毒」的「毒」字，意義並不相同 2。

又如《詩 • 小雅 • 鴛鴦》：「鴛鴦于飛，畢之羅之。」（朱熹，

2 又《疏》云：「毒猶役也。」（孔穎達等，1960，頁 35）可見經書字詞多義的一斑。

1958，頁 160）《說文》：「畢，田網也。……象形。」段注：「謂田獵

之網也。」（段玉裁，1964，頁 160）這是說，「畢」指的是用來捕捉

禽鳥和小動物的網，象形，大抵是小而長柄的網。後來我們常用的

「畢生」、「畢業」中的「畢」，已不是本義了。

又如《詩 • 豳風 • 狼跋》：「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朱熹，

1958，頁 97）《說文》：「跋，蹎也。」段注：「《大雅》、《論語》顛

沛皆即蹎跋也……馬融《論語》注曰：顛沛，僵仆也。」（段玉裁，

1964，頁 84）「跋」的本義是跌倒，但在這裏，則有踐踏之意。《詩 •

鄘風 • 載馳》：「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朱熹，1958，頁 33）這裏

「跋」指草行，「涉」指水行（朱熹，1958，頁 33）。同是《詩》的語

句，意義也有分別，跟我們現時常用的「題跋」、「跋語」，意義大不

相同。

又如《論語 • 學而》：「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朱熹，

2005，頁 47）「說」同「悅」；「習」的本義，據《說文》是鳥「數飛

也」（段玉裁，1964，頁 139），有學之不已的實踐意義。孔子以禮、

樂、射、御、書、數教弟子，都是行為實踐的科目，因此「學而時習

之」的「習」，跟我們現今理解的「温書」或「温習功課」，主要以紙

本書為對象，意義並不相同。

又如《論語 • 八佾》：「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朱熹，

2005，頁 65）《說文》：「奧，宛也，室之西南隅，宛然深藏，室之尊

處也。」（段玉裁，1964，頁 341–342）因此，《論語》中的「奧」，指

的是屋裏西南角位置的神。現在我們所用「奧妙」、「奧秘」的「奧」，

已不是本義了。

又如《孟子 • 梁惠王上》：「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朱熹，

2005，頁 204）《說文》：「頒，大頭也。」段注：「《孟子》：『頒白者不

負戴於道路。』此假頒為 也。」（段玉裁，1964，頁 422）「頒」的

本義，原來是大頭，與《孟子》的意思並不相應。不過，「頒」可假借

為「 」。《說文》：「 ，須（鬚）髮半白也。」（段玉裁，1964，頁

428）「頒」，其實與「斑」同，「頒白」，應指頭髮斑白上了年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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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來說，我們對教學對象的幫助，能達到第一層、第二層或第三層，

就差不多了，進到第四層，那已是思想家或國學通儒的境界，即使是

大專院校及研究機構的資深學者或導師，也不是人人可以臻達。

儒學典籍的文化義藴，內涵深厚、複雜，有待不同時代的人不斷

發掘、探討，但有兩種義藴是不可忽略的，其一是國家民族的精神，

另一是具恒久性的固有道德。前者是中國傳統文化內在的真精神，後

者是可以振發我們國族精神的重要元素。有了上述考慮，文化義藴發

掘的走向，才不會有較大的偏差。

（三）理解字詞意義

閱讀經典，即所謂讀經，要面對字詞的理解，這涉及經籍訓詁

的問題。在現代讀經的指導中，雖不必把傳統經籍訓詁那一套用來指

導學生，但經籍字詞的多義性，仍然要作適當的處理。關於字詞意義

的不同類別，目前還沒有統一的畫分法，比較常見的有：本義和引伸

義、詞源（或字源）意義和現行意義、直接意義和轉移意義、具體意

義和抽象意義、中心意義和邊緣意義（張永言，1982，頁 50）。

凡是歷史長久、使用頻繁、經常出現在不同上下文的字詞，它們

的意義就特別多，不過，字詞儘管多義，但在相關的語言環境中，如

上下文或當時的語境，就會排除字詞多義性的干擾，而且給它一個較

確切的含義，其餘的含義就會處於潛藏或被抑制的狀態下（張永言，

1982，頁 47）。還是舉經書的一些字詞語句為例罷：

如《周易•師卦•彖》：「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孔穎達等，

1960，頁 35）《說文》：「毒，厚也。害人之艸往往而生。」段注：「字

義訓厚矣……因害人之艸……其生蕃多則其用尤厚……。」（段玉裁，

1964，頁 22）可見《周易》這個「毒」字，本義是「厚」，與我們現

在常用的「毒藥」、「毒害」、「病毒」的「毒」字，意義並不相同 2。

又如《詩 • 小雅 • 鴛鴦》：「鴛鴦于飛，畢之羅之。」（朱熹，

2 又《疏》云：「毒猶役也。」（孔穎達等，1960，頁 35）可見經書字詞多義的一斑。

1958，頁 160）《說文》：「畢，田網也。……象形。」段注：「謂田獵

之網也。」（段玉裁，1964，頁 160）這是說，「畢」指的是用來捕捉

禽鳥和小動物的網，象形，大抵是小而長柄的網。後來我們常用的

「畢生」、「畢業」中的「畢」，已不是本義了。

又如《詩 • 豳風 • 狼跋》：「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朱熹，

1958，頁 97）《說文》：「跋，蹎也。」段注：「《大雅》、《論語》顛

沛皆即蹎跋也……馬融《論語》注曰：顛沛，僵仆也。」（段玉裁，

1964，頁 84）「跋」的本義是跌倒，但在這裏，則有踐踏之意。《詩 •

鄘風 • 載馳》：「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朱熹，1958，頁 33）這裏

「跋」指草行，「涉」指水行（朱熹，1958，頁 33）。同是《詩》的語

句，意義也有分別，跟我們現時常用的「題跋」、「跋語」，意義大不

相同。

又如《論語 • 學而》：「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朱熹，

2005，頁 47）「說」同「悅」；「習」的本義，據《說文》是鳥「數飛

也」（段玉裁，1964，頁 139），有學之不已的實踐意義。孔子以禮、

樂、射、御、書、數教弟子，都是行為實踐的科目，因此「學而時習

之」的「習」，跟我們現今理解的「温書」或「温習功課」，主要以紙

本書為對象，意義並不相同。

又如《論語 • 八佾》：「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朱熹，

2005，頁 65）《說文》：「奧，宛也，室之西南隅，宛然深藏，室之尊

處也。」（段玉裁，1964，頁 341–342）因此，《論語》中的「奧」，指

的是屋裏西南角位置的神。現在我們所用「奧妙」、「奧秘」的「奧」，

已不是本義了。

又如《孟子 • 梁惠王上》：「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朱熹，

2005，頁 204）《說文》：「頒，大頭也。」段注：「《孟子》：『頒白者不

負戴於道路。』此假頒為 也。」（段玉裁，1964，頁 422）「頒」的

本義，原來是大頭，與《孟子》的意思並不相應。不過，「頒」可假借

為「 」。《說文》：「 ，須（鬚）髮半白也。」（段玉裁，1964，頁

428）「頒」，其實與「斑」同，「頒白」，應指頭髮斑白上了年紀的人，



101100

但《說文》沒有「斑」字，只有「班」字，因此借「頒」為「班」，

有「班白」之詞。現在「頒」、「班」、「斑」各有義項，並不通用，而

「班」的分發義，就由「頒」來表示。

又如《孟子 • 公孫丑上》：「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朱

熹，2005，頁 230）「縮」，本有斂、退義，但在這裏則解作「直也」

（朱熹，2005，頁 230），指理直，剛好與「縮」的字面意義相反。這

類例子，在古書中有不少，稍一疏忽，就不知前人所指之意，勉強曲

解，或穿鑿附會，那就會製造謬說，不免貽誤他人。

對待經書中的字詞，我們固然要通過前人的釋說去理解，同時也

該利用現代詞匯學的知識，引導學生去掌握經書中的字詞意義。在講

課或編寫教材時，大量舉述前人訓詁之說，詳徵博引，對現今學生的

理解，無論是中學或大學的學生，都是徒增煩擾，幫助不大。隨便望

文生義，以今義釋古義，而忽略了上下文語境所呈現的原來意義、用

法特點、感情色彩、風格姿采，就會走錯了理解的方向，連經書表層

的意思也掌握不了，更不要說深層的意義了。

（四）結合語文應用

不少人反對在現代教育中保有儒學群經的「讀」和「教」，所持

的理由主要是：經書的思想、內容古舊，與時代、現實脫節，尤其是

經書裏面有很多艱深難懂的東西和難以實行的提示，往往會造成教育

上的干擾。其實我們只要開放心懷，就知道經書裏有許多可供現代人

採用的實用元素，只要好好發掘、闡釋，或稍作轉化，未嘗沒有現實

的意義和價值。試專從語文應用的角度說說。

例如《詩》在春秋時代，除了政府可用來觀風問俗外，國與國

間、貴族與貴族間的交涉、酬酢，經常也要通過誦詩來傳達訊息。所

以孔子才會說：「不學詩，無以言。」又說：「詩，可以興，可以觀，

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朱

熹，2005，頁 173、178）直到今天，《詩》中的疊字、雙聲字、疊韻

字、篇章組織、起興手法、比喻方式、陳述技巧，有不少仍有鮮活的

生命力，可以在現代寫作中效法、應用。至於其中一些詞彙、語句，

甚至已成為現代語文中常用的詞語或成語，在口頭語和書面語中不斷

應用，而沒有造成溝通的障礙。姑以常用的成語為例：「窈窕淑女」

（《周南 • 關睢》）、「一日三秋」（《王風 • 采葛》）、「勞人草草」

（《小雅 • 巷伯》）、「不可救藥」（《大雅 • 板》）、「高高在上」（《周

頌 • 敬王》）等等，都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會應用的。

又如《論語》和《孟子》，受過中等教育的人都頗為熟悉，因為

部分篇章，曾經是或現在仍是中學、大學的語文教材。陳垣先生曾說

過這樣的話：

在中國語文裏有許多詞彙是出自古代經書，成為我國語文的

主要傳統，尤以《論》、《孟》為最重要，所以我要選些給學生讀。
（牟潤孫，2009，頁 82）

根據陳先生的意見，《論》、《孟》中的詞彙在現代語文應用中是

常用的。而古代經書的詞彙，更成為我國語文的主要傳統，所以現代

的學生也要學習。陳先生之說，主要是有關古代經書包括《論》、《孟》

的詞彙，不過我們也知道，經書中的記述技巧、論辯藝術、借喻方式

等等，現代社會中仍然有助於口頭語和書面語的表達，並可供我們揣

摩、仿效，而其中有些不合時宜的部分，也可通過轉化後應用。

簡單地說，經常閱讀經書，既可得到思想、品德的應有提示和啟

發，同時也可逐步增強一個人的理解、表達能力，在現實生活中，仍

然大有助於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至於從中可獲得一些富啟發的提示，

令人可終生受用，那更是不能否認的實用價值，為前人及現代不少人

所認同的。

四、經典閱讀與教學的現代思考

經典教育，即儒學典籍的閱讀與教學，應如何配合社會發展和時

代步伐，是個值得思考和討論的課題。本文以經典教育為中心，分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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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方面思考問題，這些問題包括：

（一）經典教育範圍的問題

今年是「第七屆讀經教育國際論壇」，設立論壇的目的，應該是「倡

導研究傳統經典的傳承和創新」3。「傳統經典」，究竟指的是甚麼？如果

按照朱自清（1981，頁 595）對「經典」的廣義解說，範圍應該包括經

（儒學群經）、子（先秦諸子）、史（幾種史書）、集（一些集部）及文

字學（《說文解字》）。有人更建議，為了適應時代的需要而讀經，就不

能只讓學生去讀《五經》或《十三經》，而應該重擬定一個「新經」的

目錄。這個目錄，一定要對歷代的學派能兼容並包，一定要揀選學生易

於了解和教師易於講授的古書。「經」的範圍，可以無限制地擴大。不

過這個建議，已不是讀「經」，而是讀「中國書」了（杜呈祥，1953，

頁 55）。從「論壇」所標示的「讀經教育」一語，則「論壇」設立的初

衷，可能因長久以來多爭議的「讀經問題」而起，即「經典」指的是儒

學群經，或稍作延伸，最多包括一些與儒學有密切關係的書籍，這是

較狹義的解說。從中國語文學習的角度，把「國學」範圍內流傳有緒

的典籍都包含「經典」內，當然可以，一般中學中文科和大學文史哲

的課程，大抵已作這樣的考慮，但兼顧太多，有時難以用力，效果也

不易顯著。集中目標，以狹義解說為範圍，當然較易用力，但可能會

受到保守、落伍、狹隘的批評，容易又惹起「讀經問題」的爭議，甚

至會在大、中學裏出現阻力。無論怎樣，「論壇」的主事者是否貫徹初

衷，還是要擴大「經典」的範圍，兩者有甚麼得失，不是不該思考的

問題。範圍清晰，目標明確，應有助於「論壇」今後的走向和發展。

（二）復古、保守形象的問題

在現代社會，提倡閱讀儒學典籍的人，總給人批評為復古。復

古，好像就有保守、落伍的形象。其實復古不是罪過，只要有益於當

3 參閱「第七屆讀經教育國際論壇」第一號通知（2016 年 12 月 30 日）。

世，尚友古人，以古為師，不為古人所囿，又何必大驚小怪？（王大

任，1953，頁 28） 不過，現代人談論儒學群經的義藴，引述經書的段

落或語句，倒不宜老氣橫秋，曼聲哦吟，而應該用現代人慣常表現的

態度、話語，懇切、清晰地申述意見。如果有人濫用潮語，以現代人

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以誇張浮滑的語調，去隨意穿鑿附會，譁眾取

寵，結果雖然可取悅於一時，相關出版物也可能大賣特賣，但卻發揮

不到「讀經教育」的真正效用，可謂得不償失。電視或電臺以「脫口

騒」形式講論儒學的人，不少就犯上這樣的毛病。談論國學或古代文

學的人，不必示人以保守、落伍的形象；提倡讀經教育的人，似乎不

可不留意形象的問題。

（三）發掘、轉化義 的問題

儒學群經有很多艱深難懂的字詞、語句和不少在現實社會難以

實行的提示，這是事實。艱深難懂的字詞、語句可留待專家學者和教

育工作者作深入淺出的研究和處理。而不合時代精神的地方，則有待

教者通過自己的探研、思考，了解其中的義藴，再結合現代精神、生

活，去指導學生，達到「明古知今」、「以古證今」的致用目的（王大

任，1953，頁 28–29）。這裏頭的關鍵，是先消化，再去轉化，而在轉

化過程中，不要徒逞臆說，作無根的穿鑿、延展、發揮。孟子雖然說

過：「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這是說，「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

（朱熹，2005，頁 364），因此不要盡信書，但並非表示不要書。經典

教育，要以經典為據，要有書，只要不是盲目信從，只要不是完全不

要自己的思考，以書為據，從中採取有用的東西，尤其是合於今用的

東西，才是經典教育的要義。

（四）引發學生興趣的問題

儒學群經，無論是文字或內容，對較多青少年來說，都有理解的

難度，而思想方面，更有很大的時代差距，因此青少年抗拒閱讀，是

無可厚非的。如何引發學生閱讀經書的興趣，的確是一大難題。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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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讀經的人，也這樣認為：儒學群經，只有《論》、《孟》，似乎適

合高中、師範的程度，而且要有選擇的讀；《五經》及《學》、《庸》

只能在大學一些學系中研究；社會上一般成年人，則可讀《四書》，

但應該通過倡導而不是明令規定；考訂訓詁之學及深入研究，則應當

由專家去做（王大任，1953，頁 34）。其實只要訂定教學目標、進

度，中學及大學選一些經書篇章施教，也未嘗不可，只要仔細選擇教

材，作單元的組合，同時設計一些施教方式，多附插圖及分析表，多

提供有趣的教具，才可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才能使教學得以順利進

行。怎樣選擇？怎樣組合？怎樣設計？怎樣施教？……就有待進一步

討論落實了。

（五）善用電子科技的問題

多年前我曾在一所大學，主持電子互動語文學習軟件的設計和

開發，目的在提高學生的語文能力和增益語文知識。到了今天，電腦

科技的發展一日千里，許多電子教材、電子書紛紛出版，但其中缺乏

的，是為儒學典籍設計的教材和教具。坊間目前有一些漫畫書，是為

理解一些經書內容而繪製的，但並不是電子書。為了引發青少年對經

書產生閱讀的興趣，這樣做，也是可行方法之一，只是限於形式，內

容一般較為浮淺，部分內容也可能有偏差，不過能引起學生學習經書

的興趣，也是可以肯定的。通過電腦，我們是否可製作一些圖文並茂

與經書有關的電子書、紀錄片？同時也可考慮設計一些篇章理解互動

軟件，讓學生可通過一些遊戲或有趣方式，去理解篇章內容的大略和

解決一些字詞的疑難。關於善用電腦去輔助經書的讀和教去增加學生

學習的興趣，我認為應由精熟電腦科技的人去設計和開發，而內容的

編寫和審訂等工作，則可由對經學有研究的學者和教育工作者提供建

議或直接參與。

（六）教育工作者進修的問題

這裏所謂「教育工作者」，指的是在中學和大學任教的教師。目

前在中學和大學任教中文科的人，對廣義的「經典」應該都有認識，

因為中文科的教材，大多在「國學」範圍內，即頗多含有「經典」的

成分。但落實到經書的教學，除了個別教師，一般來說，他們恐怕不

能有深入的認識，而且怎樣施教，在過往中文教師的培訓課程中，也

沒有具體的安排。再說，在大學任教的人，有許多是學有專精的博

士，但專精的博士，其實往往是專精一門或專攻某一專題的「專士」，

要他們以博通的認識、靈活的教學方法去講授有關經書的課題，去 

指導學生讀經，恐怕不是人人都能勝任。因此，「論壇」的討論，如

何建議「經典教育」落實到中學、大學的課程中，已是一個值得思考

的問題；如何安排復修課程及設計課程內容，讓任教經學典籍課程的

教師作有效的進修，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缺乏切實的思考和建

議，每屆「論壇」的研討，就可能徒託空言，無補於今後經典教育的

實踐。

五、餘話

本文主要討論「經典教育」的實踐，而對「經典」一詞，則選

擇了較狹義的解說，即認為「經典」指的是經學典籍，最多可擴大到

與儒學群經密切相關的一些書籍。我以為，這或許是「讀經教育國際

論壇」設立的初衷，但這個初衷是否已有調整或修訂，就有待與會者

考察歷屆「論壇」的會議宗旨、討論範圍和會後總結。大家都知道，

擴大討論範圍有擴大的好處和缺點，聚焦討論目標有聚焦的優點和局

限。「經典教育」今後何去何從，我認為值得大家作進一步的思考和討

論。

談教育實踐，不能不面對現實，不能不配合客觀條件，也就是不

能不考慮時代、社會的需求。如何消解抗拒、減少障礙，使「經典教

育」可融入現代教育機制和學校課程之中，為教育界和社會人士所接

受，是我們不可不切實思考、討論的。本文嘗試提出一些看法，自知

並不周全，也不可能周全，用意只在引發大家提出更多、更好而又可

行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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